
第１７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７　Ｎｏ３
Ｓｅｐｔ．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２８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０５０３１２Ｃ０５）
作者简介：武鸿鸣（１９５７），男，河南洛阳人，教授。

微信时代下的社会风险传播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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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信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构建，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

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使其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传播模式

在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议

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的潜在

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

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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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体转型有两个突出的标志：一

是在互联网冲击下媒体环境的转换，二是媒体商业化

趋向下媒体功能的多元。这两大特征构成了中国传

播媒体的基本特征。网络自主传播和商业化媒体趋

利传播在加速和改善信息传播的速度与数量的同时，

更大程度上放大了无以控制的风险传播媒体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制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Ｎｏ．５

（２０１４）》提出，中国新媒体的发展“催生了新型的娱

乐、通讯、媒体和消费文化。”［１］如果以前我们面对互

联网时代传播的弥散状态而感叹信息消费权的转移

与传播的平面性结构，那么微信时代下的自主传播模

式日趋扩大的转向与抑制的不在场性则更为加剧。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作为一个集合概念，被其不

断囊括进入的是不断丰富的媒体终端。微信借助于

而又游离于以电脑为代表的网络，使其具备了多样

的自主传播模式。微信传播模式集聚了网络自主传

播和商业化媒体趋利传播的共同特征，是两者之间

非常自由的结合体。微信传播在利用媒体方式和聚

集传播群体上呈现出彻底的自由状态，即对于互联

网链接的上与下的自由，对于个体和群体传播再造

的分离与聚合的自由。同时，微信传播过程中的商

业趋利功能正在向多元化转向，各类公众账号进入

到不同层级的微信用户群体。

一、微信同时构建两个传播空间

　　微信的伴随性使得许多电脑用户直接转向手机

用户，或在使用的倾向性及时间分配数量上转向微

信，极大地推进了微信用户的暴发式增长。腾讯公

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微信和 Ｗｅｃｈａｔ（微信海外版）

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４．３８亿。”［２］目前通常认定的

数据表明，微信用户已达 ６亿，其中中国用户达 ５

亿，国外用户达到１亿。也就是说，微信聚集着中国

新媒体传播中所具有形态的最大能量。以前我们对



微信用户特征及结构的描述凸显出一点，即“整体

上呈现学历低、年龄低、收入低”的状态。实事上，

这种现状逐渐在逆转，微信迅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

媒体终端传播模式。

与新媒体的传播特征相一致，微信传播的社会

化属性呈现日趋增强的过程。微信之前的手机用户

的媒体功能主要定位于个人通信交往的使用功能，

短信内容可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公共议

题传播内容，但从容量和形式上受到极大的限制，技

术上也不便于传播群体的大量聚集，递次扩散的速

度迟缓。微信改变了手机用户以个人通信交往为主

的使用功能，使之具有了两个传播渠道，即个体的私

密属性和向外扩散的公共属性。微信传播的个体私

密属性与公共属性随时切换，放大了新媒体传播的

“蝴蝶效应”。

新媒体时代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的觉醒，微信

传播将自媒体时代推向了又一个跨越式的高度。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人角色，向新闻

产品生产、新闻信息发布、社会舆情引导提出了分

水岭式的挑战［３］。失去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心主

义”后，自媒体营造了一个真正平面的自由传播空

间；当微信将公共传播空间和私人传播空间并为

一体时，谣言和新闻的界线变得难以分辨。在各

种动机的诱发下，风险传播的启始点逐渐向微信

传播移位，最初的微信传播在一定的人群中形成

舆情后，再扩散到其它类型的媒体之上，于是微信

传播的意义远远不再是单一个人用户的私密传播

空间。

信息自由流动是传播媒体追求的终极目标。

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是所有的信息流动都是

具有促进社会构建的正向价值的流动，都能对社

会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信息的自由流通可

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４］２０１１年８月

英国骚乱事件发生后，一向冷静的英国人再也冷

静不下来了，英国政府向新媒体发出了严厉的声

音。这引发了西方社会对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风

险传播的重新审视，因为以个体传播为基础的新

媒体传播方式对社会公共传播的影响力绝对不弱

于以往由社会公共机构所主导的媒体，其传播的

社会效果的负向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强于正向价

值，而负向价值传播容易被好奇心理所挟裹，被叛

逆情绪所浸染。

二、微信传播向度的任意分解

　　针对风险社会的话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凸现出来，由不断创新的媒体技术引领下媒体环境

的转变，以及由新媒体引发的风险传播模式的转向，

使媒介对社会舆论公共空间的构建呈现多重样本。

如果说在传统媒体环境下是多重样本，那么在新媒体

环境下的构建不仅多样而且复杂，而微信传播在两个

空间的自由跨越和即时即地的伴随性使其传播向度

随意分解，呈现出具有媒体个性的传播特征。

（一）构建群体

微信在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的构

建。起始的构建方式主要通过微信用户个人工作生

活中结识关系的圈子构筑基本的传播群体，在传递

个人信息的基础上扩展浏览兴趣，分享与自我关注

倾向相近的传播文本，由此构建出独立的传播群体，

再通过连环式的熟人关系做接力式的传播，当无数

独立的关系群体以好友链接好友的方式无限制地蔓

延下去，便构建出一个同时传播同一个样本而相互

之间已经并不相知的庞大信息群体。微信传播在

“去中心”上胜过以往的任何媒体，包括以网页为主

导的新媒体传播方式。微信以每一个用户为建构中

心，无数个依赖“熟人”构建的个性中心相互扩散链

接，在无法预测延伸方向和无法统计链接数量的状

态下，构建出任意的媒体态度相近、意见倾向相似的

社会传播群体。数据显示，３２．９％的青少年通过即

时通信软件交往，６４．１％的受访者只跟固定的圈子

进行交流［５］。当然，微信传播也可以切换至网络媒

体，直接进入公共空间进行传播，这时的传播特征与

熟人构建完全不同了。

（二）界限模糊

互联网传播动摇了传统媒体以信息发布控制权

为中心的单向传播模式，信息消费权转移使得传播

者和接受者的界限模糊起来。以电脑为终端的传播

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依赖公共传播空间进行传播，

电子邮件、ＱＱ等传播方式的私密传播模式主要用

于个人信息交流，而公共议题的传播非常有限。微

信传播模式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

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由于微信传播技术

提升后的便捷性得到极大的增强，从私人空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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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

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将媒

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

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在微信

两个传播空间界线模糊的场域里，商业动机的传播

因素可以非常轻易地进入，助推微信从个人私密传

播空间向广泛公共传播空间切换。

（三）自我强迫

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

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并且逐渐加重。在一切能

够浏览的环境和时间里，他们都会发送或浏览信息，

这种自我强迫式的媒体依恋使人们逐渐减少对其它

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的自我强迫与以

往所谓的网瘾完全不同，它只在使用媒体过程中渐

渐培养出来的依赖习惯而已，在程度上有强有弱。

微信在完全可以被接纳的自我强迫的依赖习惯下，

强化着微信用户的媒体接触率。其结果是，以自我

的方式增强了这一传播模式的传播力，同时让各种

社会力量和社会动机发现了拓宽传播空间与影响传

播场域的路径。另一种自我强迫来自于外力强迫。

例如，转发是微信最基本、最通常的操作模式，许多

转发出于自己的选择，但有时并非如此，例如，在一

定的时间段里分享圈子、朋友圈里传播的各类文本

之后，出于礼貌等动因强迫自己转发，还有那些含有

“不转遭遇厄运”等内容的微信传播文本，通过对微

信用户施以心理暗示和动机胁迫制造自我强迫。

（四）信息记忆

与公共媒体对传播内容真实性的严肃态度不

同，微信在私人空间的传播过程中以浏览满足至上，

对传播内容的取舍以个人的态度倾向为主导，较少

因为其是否是一个流言而费力地去较真。甚至当他

们已知那就是一条编造的虚假事件或是传播中的一

个谣言，许多微信用户依然会在自我强迫中浏览，在

微信朋友圈中传播［６］。这一传播过程表现为一种无

目的的心理扩散、随意间的游戏式完成过程。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微信用户之间的虚假事件和谣言传

播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会终止传播，然而又会有

其它相同的传播样本重复出现，而后又自然消除。

长期以往，反复重现，它将在这些社会群体的信息记

忆中留下擦痕，隐藏为一种潜在的情绪，成为诱发社

会风险传播的心理势能。

三、微信风险传播的弥撒性

　　微信的这些特征在社会传播中具有两面性。如

果说新媒体的传播促成了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传

播的任意性与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形成对抗；那么微

信传播的出现导致了普通民众对媒体利用的又一次

嬗变。我们往往看到微信用户数量的增量，而数量

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变化，更大的变革性变化

来自于它将社会公共传播话语权向多项层级分布，

向不同类型的传播空间切换的转移力，对公共意志

传输权力的影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所谓由网络传

播而引发的社会风险传播，其根本原因来自网络传

播与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改变［７］。但在微信传播方

式下，社会有效控制力将进一步下降。微信一旦脱

离了原有的私人空间，就能通过朋友圈不间断的弥

漫式链接，将海量信息自由地发散以及任意地传播

抵达，使得相去甚远的人群在不相知的状态中集结

在一起，形成与网络传播所建立的传播社区一样的

互动社会群体。这种群体随时结合，随时解体，尽管

存在于虚拟的空间里，但随时都会转化到现实社会

中来施以社会压力。如果它被某种社会动机所利

用，就会形成社会风险，其传播的形成不仅仅在于速

度和弥漫性，还在于隐匿性。

微信在实现个人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的情况下，

也包含了不良情绪、群体心态失衡、以及矛盾纠纷所

发酵的积怨的任意抵达。以《黑龙江晨报》公布的

《２０１４年哈尔滨微信朋友圈十大谣言》［６］为例，其中

不乏“有图有真相”的虚假事件和流言蜚语在微信

朋友圈中传播，在传播到一定的峰值时，又从微信圈

中扩散到更大的传播范围，引发社会局域性群体的

恐慌与焦虑。从微信传播跨越到其它公共空间传

播，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

程，这存在极大的偶然性。有一点又是非常明确的，

消除这些“有图有真相”的虚假事件和流言蜚语的

传播，以正视听，主要依赖于以传统媒体为主导的主

流媒体。这里便会出现一个媒体间转换的盲点，即

许多对微信依赖程度很强的人群很少接触这些所谓

的主流媒体，其结果是，可能已经阻止了虚假事件和

流言蜚语的传播，而微信用户并没有接受以正视听

的传播，依然留下了原有微信传播的信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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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社会中微信传播转向

　　２０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

了他的著作《风险社会》。他认为，风险社会“作为

一个概念并不是历史分期意义上的，也不是某个具

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

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８］。英国社会学家安东

尼·吉登斯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风险

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对风险并以一种积极的方

式来对待风险的能力。”［９］面对人类社会不断呈现

的风险图景，他们研究提出，现代化社会发展为人类

创造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同时诱发了许多

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在２１世纪，

我们所面对的风险社会，是现代媒体环境下的风险

社会。风险社会与风险传播不可分离，因此我们研

究微信传播模式时，研究其引发风险社会传播的模

式转向，有着广泛的研究范围与多维的研究向度。

如果不是现代媒体技术构建下的新媒体环境，

社会风险形成的频率会下降，推进的速度会减缓，甚

至规模的扩延会有限，可控的难度会降低。例如

１９２９年纽约股票交易所面临严重危机，造成股市临

近崩盘，但那时的社会风险依赖事件本身所造成的

后果进行蔓延，扩张的范围只限定在事件所能影响

到的范围之内。而２１世纪社会风险的出现可能是

一个偶发的因素，例如２０１１年伦敦骚乱事件的诱发

源是极小的事件。前后对比可以看出，两个不同时

期媒体环境下社会风险蔓延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

是危机形成在先，已经出现的危机在不断加剧，加剧

过程使事件造成的社会风险不断扩延；后者是危机

在后，由原本不是社会风险的事件形成诱因，随着人

际传播和媒体传播，尤其是即时性、扩散性的自媒体

方式传播，推动了社会风险的蔓延。

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

社会与个人之间、点对面的公众传播，即数学上服从

幂律分布；另一类是人与人之间、点对点的“个案交

流”，即结构学上的相互对应关系。从“媒体即人的

延伸”角度分析，微信的媒体延伸最为突出地集中

在个体的对应关系上，即现代媒体延伸下的人际传

播。依赖着现代媒介传播技术，微信传播让自己的

传播模式回到了现代版的口语传播时代。口语传播

时代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如果具备传播的相关元素，

一个现象被无限的个体反复传播，从一个个体向无

数个体点对点地扩散，最终使传播群体的数量达到

一定的程度；二是如果具备诱发个体传播主体所关

注、偏好的任何因素，传播将任意形成、延续，传播过

程中的传播意图被大量分解、层级转换。微信在进

行风险传播时，不在意传统新闻的刻板规则，证实、

规范、形式、信源均被摒弃，道德底线、隐私权、传播

责任等传播限制被肆意妄为所替代。那些浩若繁星

的手机终端如同在无垠的信息海洋里闪烁微光，蕴

含着强烈的扩散“势能”，随时可能组合成强大的信

息流，使传播监控力完全不在场。

媒体传播的社会心理预期表明，负面的预期总

是大于正面预期，社会负面问题的传播力始终强于

正面问题的传播力。传统媒体如此，新媒体也如此，

当然包括微信建构的公共传播空间。微信的分享空

间由熟人和朋友圈组成，就单个用户终端来说，往往

最先从私人之间传播开始，当无数的熟人和朋友圈

连接为一个庞大的构建群体后，其传播功能自然转

换为一个以传播公共关系中对抗元素为偏向的公共

传播空间。这种对抗元素传播偏向在微信负面传播

中被用来营造风险“号召力”，由此形成的风险传播

有时并非由正常的传播所致。

五、结语

　　我们以往对互联网与风险传播关系的研究证实

了其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关联，同样如此，微信传播

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

播的人际化和私密化，使微信风险传播在把控与阻

止上出现了明显的转向。第一，原有对互联网的监

控模式可能被微信的传播转向所颠覆。以往我们有

充分的理由和权力管控和阻止公共空间的传播，只

需通过控制渠道或公共媒体直接引导社会公共意

见，而微信的传播空间是由个体的圈子构建的，具有

公共议题传播的功能而又无法转换为对类似公共媒

体模式的管理。第二，微信群体的媒体意识被技术

至上所忽略，这是因为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并不等

同于媒体终端使用者媒体素养的提高；在微信传播

群体的构建效能与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速度相匹配

时，并不等同于社会群体的媒体素养达到了相对应

的适应状态。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当微信的强迫

依赖性加剧对其它传播媒体的疏离，并因为私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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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场域而固化了外力监管进入的不在场时，媒体

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中国社会全面转型已经从

２０世纪末持续到２１世纪，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价

值观取向的重新定位、社会群体心态的震颤，形成风

险社会的因素和几率同时加剧。

今天的社会风险在一定的地域性范围内出现后，

很快会得到跨越地域性的关注，有时风险会从一地蔓

延到另外一地，其中的动因落位在风险传播之上。社

会风险传播的加剧固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利益

的重新平衡和冲突相关，与社会文化价值向度的调整

和个体适应社会转型的心理状态相关。与此同时，由

不断创新的媒体技术引领下的媒体环境发生转变，由

新媒体引发的风险传播模式也发生转向。

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媒体存在的形

式和意义，也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学上的

社会群体结构。在多元媒体环境中，媒体环境不再是

隔绝而独立于外的形态，微信传播在跨出私人交流的

范围而进入公共交流的领域，已经转向为社会范畴，

其舆论引导力同样将置放于“文化领导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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